
“在场”·“转场”：一本永不“散场”的流水账 
 

——2016 年“多闻论坛”侧

记西北大学 王晓梅 

 
 

由李金铨老师主导、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承办的“多闻论坛”，是“多闻

雅集”这一重要的学术共同体内部深入沟通的平台。没参加去年的“多闻论坛”

后悔至今，去年 12 月在北京见李老师时，就说特别期待参加第二届。临近开会

那几天李老师又询问“几号到？”于是，周四上完课，周五赶最早的飞机达到南

京。这四天的经历可以用多友之友、云南大学新闻学院郭建斌教授在大量田野调

查基础上抽象出来的概念“在场”、“转场”来加以描绘。 

一、“在场”： 
 

南京对我而言，意义特殊。第一次去是参加“中华青年传播论坛”，住在一个

远得不能再远的地方，那时就在一起欢欢笑笑的沈荟、刘鹏、刘宪阁等此时又作为

多友重聚，可惜他们如同约好一般都错过了 4 月 1 日晚南京大学多友主办的“多

友欢聚晚宴”。 

“在场”的多友从下午到晚上各种喜乐，小小兵的到来使大家想念着“多

二代”。欢聚晚宴上，坐我旁边、酒量奇大的乐媛美女，在陪李老师及众多友

推杯换盏的间歇，跟我分享由一段跨越两岸的婚姻组成的美满家庭里两个多

友、一对双胞胎儿女的种种趣事，“这次要是陈经超从城大晚回来一天，我都

来不了”，看来，幸福的小家庭要长时间配合“多闻雅集”的节奏了。酒好、

人美的乐妹妹“萌”起来也毫不含糊。给她看朋友圈的一条信息：“郑爽被曝

与胡翼青同居 男方为其暴打胡彦斌”，她错愕：“胡翼青怎么会认识郑爽？他

还会暴打人？”（黑字体同时表明语气）在我接不住话的档口，穿新式中山装

的年轻干部邓绍根的声音不紧不慢飘来：“乐媛，你不看看今天是啥日子？”

乐媛对邓干部说“你怎么听见我说什么”，然后自顾自大笑不已，刚跟人碰杯

的李老师转过身来，右看看镇静的邓干部、左看看高度自嗨的乐媛，若无其事

地端着酒杯向另一桌走去。而我看着捂肚子笑不停的乐媛，也对“不在场”的

胡翼青稍稍起了恻隐之心，可怜啥也没干的他，此时正在家上吐下泻地拉肚

子。 
 

随着何司令、清华“张震”（原“中大吴彦祖”）曾繁旭等多友的陆续入场，

依旧“不在场”的刘鹏、沈荟和刘宪阁“存在感”大增，“沈荟离这么近，咋还不



来？”“刘鹏刚从城大回来又能见到李老师，也太幸福了吧？”远在沈阳苦等飞机

的刘宪阁则不停地在群里自觉、主动地报告行踪，“延误了、又延误了、还得延

误……”好吧，把不到场的遗憾留给他们。大家跟曾繁旭、张宁、高山冰、黄顺铭

等著名男神及“王妃”合影后心满意足地撤退，出来的照片发现最大的“亮点”竟

是在背景中、四处巡视的邓干部……。 

 
 

二、“转场”： 
 

“多闻论坛”的思想盛宴结束后“转场”扬州人文考察。前一晚“不在场”

的刘宪阁、郭建斌出现了。他们分别于上、下午给大家奉上精彩演讲。 
 

把北京中关村中国三大名校依次读完的刘宪阁，多年前就已相识，他学问认

真，并饱含激情；等史料如等恋人、得史料如发大财；演讲慷慨激昂、点评血脉

喷张。这次发现他更有了个新能耐，成了到哪哪下雨的“雨神”，把沈阳的雨带

到南京、带到扬州，好像到了香港依旧如此（此为后话，待他自己描述）。于

是，在刘大雨神的关照下，大家有了趣味盎然的雨夜畅游扬州运河，有了第二天

在烟雨蒙蒙中参观鉴真博物馆和游览宋夹城。沿着宋夹城的花径小路，和一路跟

随我们拍照、提供服务、亦如花般的南大小美女们闲聊，竟然还学会了一个词，

脑海里立刻浮现的就是刘宪阁，抬眼一看他还就在花树下，顿觉那个词再贴切不

过了！跟小美女们一说一会意，立刻笑到不行。就是这个词，让我在接下来提名

“王爷”候选人时根本想不到他，大家猜吧，反正我不说。 

 
 



另一位“多友之友”郭建斌不但是前一天下午论坛的主角，更在夜游运河后制

造话题。突然在酒店大堂高喊要“气死某某”（某位‘不在场’的师兄）。于是，

大家一阵紧锣密鼓地配合他，连大堂的路人们都赶紧让座位，……拍完照后在朋友

圈里发出消息，等待反响……。结果是，他期待的结果在现实、在想象中都没实

现。现在想来，他根本不想气死谁，就是想和一群美女照相，可怜那师兄的名字无

缘无故、莫名其妙地陪着他在扬州的雨夜转了好几圈，也是真冤呀。就这他还嫌不

够，非要将这张照片中、坐在一众美女中间、笑得“见牙不见眼”的他 P 到他

“不在场”的合影中。 

 

   

 

话说回来，心中窃喜的郭建斌随即领着两个美女出酒店，消失在漆黑的雨

夜中，……而我们兴高采烈地到李老师房间聊大天，李老师讲起了对“多闻论

坛”的各种设想。结果还这一次没完，就让人开始想下一次了。 

三、永不“散场”： 
 

从扬州回到南京已是下午，“雨神”在场自然细雨冷风。在酒店大堂与要

离开的多友告别，也请一直作陪的南京多友赶快回家休息，没有南京多友的全

心付出和悉心相陪，就没有这么美好的旅程。 
 

傍晚，在与郭建斌及他的学生周同学、孙信茹老师、刘宪阁一起晚餐的路

上，跟郭建斌说，“我想好了你学术研究下一个阶段可能要用的词：‘终

场’”，他无语，继而快速抬腿、又放下、然后下楼梯，估计是愤怒、无奈后

的本能反应吧，而我气到他就已经很高兴了。 

    饭后，我们四人与李老师、张红军、“王妃”汇合，继续聊天。真是有酒有话

有兴致，李老师给我们讲籍贯云南的、著名报人陆铿，听李老师融合“个人史、新

闻史、社会史”的讲述，娓娓道来，实在是享受、过瘾，不过瘾的是，咖啡店店员



说，要打烊了……。明天，我们都将离开南京，各自远去。第二届“多闻论坛”结

束了，但李老师细心呵护、用心培植的“多闻”大家庭的学术讨论、情感交流和相

互交往则没有“终场”、永不“散场”。早餐时，与刘宪阁约好今年 7 
 

月同去人大的“政治社会学工作坊”，并发愿挤破门也要去；候机时，与建斌、孙

老师相约 6 月赴滇相见；两周后的今天，李老师又赴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多友在美

滋滋地晒图，……。“多闻雅集”对青年学者的吸引力与日俱增，每每听到 
 

“你也是多友、07 年就去城大了”，我都非常骄傲！ 
 

而“在场”、“转场”、永不“散场”，于我、于南京，大概又是长久不

能割舍的“情怀”！ 

 

 


